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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ng a rare aesthetic-decadent poe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o Xunmei was deeply in-
fluenced by Oscar Wilde, the epitome of Aestheticism and Decadence in Britain. Shao imitated not 
only the aesthetic dandyism of Wilde in life style but also the aestheticism and decadence in 
Wilde’s Salomé in poem writing.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strife and foreign aggression 
during 1920-30s in China, it was difficult and impossible to convey the real nature of aesthetic 
modernity of Aestheticism and Decadence. The “modernity” Shao was trying to express in his 
poems was only imaginary, mimic and ambig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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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邵洵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唯美颓废派诗人，受到了英国唯美–颓废主义集大成者奥斯卡•王尔

德的巨大影响。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模仿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浪荡子做派，在诗歌创作中也极力模仿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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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代表作《莎乐美》中的唯美–颓废主义风格。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中国语境下，邵

洵美不可能传达出唯美–颓废主义美学现代性的本质，而只能是一种想象、模仿和暧昧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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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邵洵美(1906~1968)是 1920~30 年代中国著名的唯美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对当

时的中国文化做出过全方位的贡献。然而，他却一度被隔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主要原因是他的诗

歌创作带有明显的“颓加荡”风格，与当时救亡图存大背景下的五四作家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观背道而

驰，被认为是“最不符合有社会良知的五四作家之典型”([1], p. 263)。 
直到最近的 30 年来才开始陆续有学者将邵洵美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挖掘出来，重新审视他诗歌创作

的美学价值，恢复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如解志熙在《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

义文学思潮研究》(1997)中虽然将邵洵美称为“颓加荡”的“肉感派”诗人，却将以邵为代表的唯美–颓

废主义作家重新带回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2001)中从颓废和浮纨的角度对邵洵美诗歌创作的美学现代性进行了探讨；张伟编写的《花

一般的罪恶——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2002)中首次收录了邵洵美的 23 首诗和 2 篇诗论，以及 6 篇

针对邵洵美的评论文章；2008 年上海书店整理出版了邵洵美作品系列，收录了邵的 3 部诗集《花一般的

罪恶》(1928)、《天堂与五月》(1927)和《诗二十五首》(1936)；也有学者研究了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英

国唯美派诗人史文朋、法国颓废主义大师波德莱尔和象征主义诗人凡尔伦对邵的诗歌创作的影响等。本

文将从唯美–颓废主义集大成者王尔德及其代表作《莎乐美》对邵洵美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谈起，探讨

其诗歌作品中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2. 唯美主义的浪荡子 

邵洵美出版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之后，徐志摩说他“是一百分的凡尔伦”，其实在考察了邵的人

生态度和艺术创作之后，发现称其为“一百分的王尔德”更恰如其分。 
王尔德不但是唯美主义作家，更是一个唯美主义的实行家，身体力行地贯彻审美至上和艺术万能，

坚持“为艺术而艺术”和生活模仿艺术。“论旨已奇技，文词又美丽，真是十九世纪的一个大天才，也

可以说是一个怪物。”([2], p. 43)王尔德以奇装异服、能言善辩、特立独行和才华横溢闻名于伦敦社交界

和英国文坛。一方面，他的戏剧作品《温德密尔夫人的扇子》(1892)、《无足轻重的女人》(1892)、《认

真的重要性》(1895)和《理想丈夫》(1895)一度风靡伦敦，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另一方面，他以浪荡子

的生活方式反抗传统礼教和社会规范，最冒当时社会之大不韪的是他公然歌颂同性恋是“美的，精致的”，

最终因此被判入狱。王尔德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人生使他成为“英国文学史，甚或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

也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3], p. 1)。英国唯美主义随着王尔德的客死他乡而终结，他临终前自嘲是“声

名狼藉的牛津大学圣奥斯卡，诗人暨殉道者”([4],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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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尔德一样，邵洵美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唯美主义者。他出身贵族世家，集财富、美貌和天赋于

一身，在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中都奉行唯美主义作风。一方面，他是《狮吼》和《金屋》杂志的主编，

《新月》和《论语》等刊物的出版者，他还慷慨大方地支持和资助众多文人墨客，被赞誉为“沪上文坛

盟主和孟尝君”；另一方面，他离经叛道，公然与美国女作家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上演了轰动一时

的跨国婚外情。这与王尔德的浪荡做派不相上下，可以说他是 1920~30 年代中国最名副其实的浪荡子，

李欧梵称其为“二十年代后期上海滩上毋庸置疑的最古怪的城市闲人”([1], p. 6)。邵因为唯美颓废的浪

荡子生活方式和创作风格受到当时和后世的诸多批评，最严重的当属鲁迅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文章是

花钱雇人写的，这种指责几乎影响了邵洵美的一生，使他成为“一个严重被低估的文化人”。然而，邵

早在 1930 年发表的《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一诗中就对自己有了明确的评价：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

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

诗人([5], p. 151)。 
虽然身处的国家、时代和文化背景不同，但王尔德和邵洵美作为唯美主义的浪荡子却都“表现出绅

士们所牺牲掉的一切：怪癖、优美、情谊、天生的贵族气质”([6], p. 22)，因为只有贵族才有闲暇的时间

和物质保障来玩味精致的生活和艺术，他们“把自己的身体、行为举止、感情、激情以及生活方式都变

成了艺术品，以体现他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尝试来重建自我的理想”([7], p. 75)。 

3. 唯美主义式的仿作 

“邵洵美不仅具有王尔德奇装异服，高谈阔论的行为方式，而且对王尔德的《莎乐美》中所隐含的

注重当前和瞬间的时间观念，鄙视灵魂的非理性主义，推崇肉体的感性至上思想推崇备至。”([8], p. 44)
因此，唯美主义经典之作《莎乐美》对邵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唯美主义理论大致有三方面诉求：“其一，艺术形式高于艺术功能，表征模式高于表征内容；其二，

艺术要求获得绝对的自主性，要求摆脱道德、教育、政治、宗教、经济、传统和效用等所有外部责任，

反对成为载道工具，认为自身即目的；其三，艺术超越生活，尤其是伦理生活，生活应该模仿艺术”([6], 
p. 20)。《莎乐美》则集中满足了这三方面的诉求。首先，虽为戏剧作品，但语言富含诗歌所特有的音乐

性和节奏感，各种明喻暗喻、色彩斑斓和香气四溢，使每一处对白都强烈刺激着读者的眼、耳、鼻等感

觉器官；其次，王尔德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圣经中原型故事“施洗约翰之死”所传递的宗教本意，大胆地

将其改编为追求爱与美的主题，并对来自英国官方和传统道德的指责予以反击，这都表达了他追求艺术

自主性的决心；再次，全剧对身体的赞美和爱欲的表达是对 19 世纪末维多利亚时期禁欲主义的一种挑衅

和反叛。正是因为这三点，《莎乐美》被冠以“道德败坏”之称，王尔德也被指责“缺乏艺术家的良心”。 
邵洵美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极力表达这三方面的诉求。 
第一，邵洵美应和了新诗发展格律化的要求，注重诗的平仄与押韵，追求形式的完美，“相信文学

的根本条件是文字的技巧”，追求“艳丽的字眼，新奇的词句，铿锵的音节”([5], p. 3)。他还极力模仿

《莎乐美》中的比喻和意象，例如月亮、星星、白雪、白云、海水、火焰、露珠等；《莎乐美》中的各

种颜色、味道、植物、动物和宝石也充斥在他的诗句中，例如：绯红、雪白、血腥、玫瑰、石榴、蔷薇、

水仙、孔雀、蝴蝶、白鸽、毒蛇、水晶、象牙、珊瑚、碧玉等等。为此有人批评说他的诗是对中西方同

行的拙劣的模仿甚至抄袭。邵洵美反击道：“外国诗的踪迹在我的字句里是随处可以寻得的。这个不是

荣耀，也不是羞耻，这是必然的现象，一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你当然会沾染到一些他们的气息。我也

曾故意去摹仿过他们的格律，但是我的态度不是迂腐的，我决不想介绍一个新桎梏，我是要发现一种新

秩序”([5], p. 2)。李欧梵则认为邵洵美的诗歌具有一种“风格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为“大肆铺张

了建筑在‘物’上的华美多彩的意象——天然或人工物品，尤其是花、植物、水和奇石——以此营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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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原质幻想’世界，也即欧洲艺术中对‘颓废想象’的一个重要特征”([1], p. 266)。 
第二，邵洵美自称 1931 年之前写的诗“大都是雕琢得最精致的东西，除了给人眼睛及耳朵的满足以

外，便只有字面上所露示的意思；或是缠绵的情话，或是肉欲的歌颂”，“只要老婆看了说好，已是十

分快乐；假使熟朋友再称赞几句，便是意外的收获；千古留名，万人争颂，是当神话看的”([5], p. 2)，
这无疑是摆明了唯美主义的姿态——反对以道德礼义来做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工具，强调艺术的美感和自

主性。同样，王尔德的《莎乐美》也置传统宗教于不顾，自始至终都在歌颂感性和感官之美，因而被冠

以“道德败坏”之名。但事实是《莎乐美》中的肉欲表达只不过停留在口唇区，这是一种形而上的美，

并无任何堕落意味。邵洵美早期对王尔德和《莎乐美》的仿作也基本属于这种“形而上”的美。例如 Madonna 
Mia 这一首： 

啊，月儿样的眉星般的牙齿， 

你迷尽了一世，一世为你痴； 

啊，当你开闭你石榴色的嘴唇， 

多少有灵魂的，便失去了灵魂。 

 

你是西施，你是浣纱的处女； 

你是毒蟒，你是杀人的妖异： 

生命消受你，你便来消受生命， 

啊，他们愿意的愿意为你牺牲。 

 

怕甚，像蜂针般尖利的欲情？ 

刺着快乐的心儿，流血涔涔？ 

我有了你，我便要一吻再吻， 

我将忘却天夜之后，复有天明。([5], p. 6) 

第一节中对于美人的描写明显带有模仿《莎乐美》的痕迹，王尔德时常用诗般的语言和种种美妙的

形象比喻来烘托莎乐美和约翰身体的美，如月亮、石榴等比喻随处可见，“一世为你痴”和“失去了灵

魂”既影射了希律王和叙利亚少年对莎乐美的痴狂，又影射了莎乐美对约翰身体之美的执着；第二节首

句邵洵美使用了归化处理，用中国古代美女西施来形容处子之美，同时“处女”二字又是对莎乐美“我

本是一个处女”的借用，第二句借用《莎乐美》中的“毒蛇”意向来比喻美人的致命魅惑力，“消受生

命”和“为你牺牲”两句则是对第一节“失去灵魂”的呼应；第三节是模仿莎乐美对约翰的偏执肉欲

——“我本是很贞洁的，你在我的脉管里燃起情欲之火。河水也好，海水也好，不能淹灭这种情热”([9], 
p. 135-136)，哪怕这种欲情刺得心儿流血涔涔都在所不惜，因为心儿是快乐的，这种为爱痴狂到不惜牺牲

生命的颓废心态与莎乐美致死追求约翰一吻的独白如出一辙，“爱的神秘比死的神秘还要大些，除了爱，

我们什么都不必管”([9], p. 136)。这里的“你”看似“美人之美”，实则“艺术之美”，因为在邵洵美

眼里，美就是艺术，无关道德与其他。“一吻再吻”让人忘却了时间和现实的存在，表达了诗人唯美瞬

间即永恒的颓废主义时间观念和追求艺术自主性的决心。 
第三，邵洵美热爱生活，因为他模糊了生活与艺术的边界，只要是不同平常的东西在他眼里都是艺

术，他在《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一诗中这样表白：“我爱金子为了她烁烂的色彩；/我爱珠子为了她晶亮

的光芒；/我爱女人为了她们都是诗。”([5], p. 151)歌颂女性身体之美是唯美主义的一大主题，以此来满

足男性作者感官上的享受，实现其“为艺术而艺术”和“为艺术而生活”的核心思想。邵洵美用精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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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来赞美和讴歌女性身体，王尔德在《莎乐美》中对黑发、明眸、皓齿、红唇、丰乳、蛇腰等感官的

歌颂也时常出现在他的诗句中。例如，在 Legende de Paris 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 

但这美人吓须要像你， 

须要完全的像你自己， 

要有善吸吐沫的红唇， 

要有燃烧着爱的肚脐： 

也要有皇阳色的头发； 

也要有初月色的肉肌。 

你是知道了的维纳斯， 

世上只有美人能胜利。 

美人是遮蔽天的霞云； 

美人是浪之母风之姊； 

美人是我底灵魂之主， 

啊却也是时光底奴隶。([5], p. 35) 

红唇、肚脐、头发和肉肌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女性的性感器官，邵洵美模仿王尔德在《莎乐美》中

对约翰身体的赞美之词，描绘身体之美的能量大到足以“遮天蔽日、呼风唤雨”的程度。在他眼里，这

个美人就是象征艺术的维纳斯，“世上只有美人能胜利”和“美人是我底灵魂之主”两句恰如其分地诠

释了他艺术主宰生活的美学观念。 

4. “颓加荡”式的仿作 

唯美主义者追求感官享乐的瞬间快感能够起到麻醉理性的功效，以此保持一种对资本主义体制和既

成社会秩序反抗的姿态。这种浪荡子的遁世姿态深藏着愤世的寓意：表面上他们追求那种精致而矫饰的

时尚与生活态度，目的是呈现只有少数人才能觉察的文化品位和知性矜持，这种品位就是“为艺术而艺

术”，这种矜持就是保持艺术和道德之间的距离，维护艺术的自决性，不让艺术沾染上伪善的理性主义

和功利主义色彩([10], p. 128)。因此，颓废主义与唯美主义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结合在王尔

德的《莎乐美》中发挥到了极致。 
以邵洵美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文人将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中反映审美现代性的颓废主义移植到 1920·30

年代中国最具启蒙现代性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当审美现代性遭遇启蒙现代性，势必会结出一朵艺术奇葩。

“颓废是一个西洋文学和艺术上的概念，英文是 decadence，法文是 decadent，后者在二三十年代有人译

为‘颓加荡’，音义兼收，颇为传神，......因为望文生义，它把颓和荡加在一起，颓废之外还添加了放荡、

荡妇，甚至淫荡的言外之意。”([11], p. 141) 
当时以田汉为首的左翼艺术家曾对《莎乐美》进行了去颓废化的解读，他们顺应五四时期启蒙运动

的社会潮流，有意识地从中解读出反封建、反禁欲以及灵肉冲突的象征意义，他们对《莎乐美》的理解、

演出以及仿作因此而显得积极与进步。 
然而，邵洵美对《莎乐美》的理解和仿作越来越向着颓废与堕落方向发展。他已经不像王尔德那样

仅仅满足于形而上的美了，而是开始向下蔓延，这在《我们的皇后》中可见一斑： 

为甚你因人们的指摘而愤恨？ 

这正是你跳肚脐舞的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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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罪界中没有不好色的圣人。 

皇后，我们的皇后。 

 

你这似狼似狐的可爱的妇人， 

你已毋庸将你的嘴唇来亲吻， 

你口齿的芬芳便毒尽了众生。 

皇后，我们的皇后。 

 

管什么先知管什么哥哥爸爸？ 

男性的都向你的下体膜拜。 

啊将我们从道德中救出来吧。 

皇后，我们的皇后。([5], p. 11) 

该诗明显是对《莎乐美》的仿写。每个人物都能找到对应的角色，“皇后”显然是莎乐美的化身，

“圣人”和“先知”隐喻的是“施洗约翰”，而“爸爸”正是希律王，“哥哥”是叙利亚少年，“肚脐

舞”也正是莎乐美之舞，此处的“将你的嘴唇来亲吻”显然是借用了莎乐美的最后一吻。王尔德原作中，

莎乐美为约翰的身体之美而倾倒，执意要吻到他的嘴唇，甚至不惜牺牲约翰和自己的性命为代价。如果

说王尔德原作中的约翰和莎乐美象征着灵肉冲突的话，那么在邵洵美的这首仿作中，伪善的道德在“皇

后”性感的肚脐舞中一败涂地，就连圣人也无以阻挡，变成了好色之徒。“先知、哥哥、爸爸”都被她

的“下体”俘虏，肉欲的享乐成为所有男性新的道德信仰。从此，邵洵美打破了千百年来中国诗歌“不

及下体”的禁忌，并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不少“颓加荡”的海派诗人也纷纷效仿，将颓废主义的精

神性形而下为女性肉体的感官享乐。李欧梵曾说“是莎乐美这个人物——尤其是王尔德和比亚兹莱所刻

画的那个——成了他和另外一些分享‘颓废’想象的中国作家所办的一些文学期刊的魅力中心”([1], p. 
270)。这一论断揭示了《莎乐美》对于邵洵美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 

邵洵美“颓加荡”的美学思想还表现在他用肉欲的视角来看待一切事务，甚至连天气变化都化身成

肉欲的官能象征。例如，在这首名为《颓加荡的爱》中，肉的躯壳战胜了爱的灵魂。 

睡在天床上的白云， 

伴着他的并不是他的恋人； 

许是快乐的怂恿吧， 

他们竟也拥抱了紧紧亲吻。 

 

啊和这一朵交合了， 

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 

在这音韵的色彩里， 

便如此吓消灭了他的灵魂。([5], p. 12) 

在邵洵美后来的诗歌创作中，唯美主义逐渐演变成了唯肉主义，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表示着爱的

形式。自然万物，从禽兽以至草木，都对我表示肉的推抱，对我们似说这个世界上有谁能以贞节自夸……”

([12], p. 289)，他的诗中只是充斥着“肉、吻、毒、舌、唇、处女”等性感词汇，并未传达颓废主义的真

正内涵。“中国式的唯美派兼享乐派的最大问题，即享乐的官能性，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在官能的

耽溺中却没有升华，尤其是匮乏西方的宗教感的渗透，只剩下世俗的无止境的享乐”([13], p. 14)。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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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呼唤启蒙的大语境下，“颓加荡”越发显得堕落反动，因而招致猛烈鞭挞，这正是邵洵美所代表

的颓废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根本原因。 

5. 暧昧的现代性 

对于批评家们的批判，邵洵美曾辩解他的诗是“以自己的透视力去洞察个中人的心灵而发出的一种

同情的呼声”，这种同情“是对于一个对象了解后发生的美感”([12], p. 348)。王尔德也曾说“艺术是该

世界已知的最强烈的个人主义情绪的表达”([14], p. 136)；他认为“自我实现是人生的首要目标，通过享

乐来实现自我胜于通过忍辱负重来实现自我”([15], p. 63)。二人都强调了不受道德伦理习俗束缚的个人

的自我实现，目的是要实现人的本能欲望，即便这些本能在世俗的眼光中是罪恶的，但也能够在反抗现

实中发挥它的美的救赎力量。 
从邵洵美的辩词可以看出他对唯美–颓废主义的审美现代性是有着较为正确的理解的，但真正意义

上的颓废派文学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性。与 19 世纪末已进入资本主义发达时期的欧洲不同，

五四时期的中国正经历内忧外患，资本主义远未发展起来，更不消说以文艺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

恶果进行什么精神上和美学上的批判；相反，当时的中国正迫切地呼唤着启蒙现代性的到来，“初则惊，

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1], p. 6)。邵洵美在《花一般的罪恶》自序中曾提到现代性的物质层面

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到了现在，都市的热闹诱惑了一切田野的心灵，物质文明的势力也窜进了每一

家门户，一两个小时从茅草屋可以来到二十层的钢骨水门汀的高厦门前，官能的感受已经更加尖锐，脉

搏的跳动已经更来得猛烈”([5], p. 10)。他在《二百年的老树》中就表达了对物质文明现代性的渴望： 

在那庙前，水边，有棵老树， 

光光的脑袋，绉绉的皮肤， 

他张开了手臂远望青山， 

像要说诉他心中的苦闷。 

...... 

他已看厌了，一件件旧套， 

山上的老柏，河上的新桥； 

他希望有一天不同平常 

有不同平常的一天来到。([5], p. 172-174) 

显然，邵洵美在这首诗里所表达的并不是审美现代性的概念。审美现代性是一种西方现代美学观念，

是人们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精神丧失和人性异化之后所采取的文学艺术上的反抗形式。“颓废”虽

然在道德层面上是一个象征着腐败和堕落的贬义词，但在文化的维度上却是一种危机意识，象征着“导

致内心不安、自我审查、全力以赴和做出重大放弃的需要”([16], p. 165)。因而颓废主义虽然外表看似悲

观，内在却暗含着希望。 
然而，正所谓南橘北枳，西方的唯美–颓废主义在 1920-30 年代的中国势必经历水土不服和不伦不

类的命运。当时的中国亟需的是文艺工作者承担起启蒙现代性的责任，用他们手中的笔唤起更多的民众

加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来。在这种背景下，以邵洵美为代表的“颓加荡”显然是

不合时宜的，更何况唯美–颓废主义的内在精髓已经异化成了灯红酒绿和声色犬马。 
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代表着现代性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物质层面的匮乏使得以邵洵美为代

表的中国“唯美–颓废”派作家找不到可以表达的语境，他们一方面呼唤启蒙，另一方面又割舍不掉“为

艺术而艺术”的唯美追求，所以只能通过东施效颦似的模仿和复制来完成一种“颓废想象”，这种“想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9.73018


关涛 
 

 

DOI: 10.12677/wls.2019.73018 113 世界文学研究 

 

象”使得邵洵美们既偏离了唯美–颓废主义审美现代性的轨道，又未能担负起启蒙现代性的责任，在文

艺创作中所传递的也只能是一种想象、模仿和暧昧的现代性。对此，章克标曾自我解嘲道“我们出于好

奇和趋时，装模作样地讲一些化腐朽为神奇、丑恶的花朵、花一般的罪恶、死的美好和幸福等拉拢两极、

融合矛盾的语言”([12], p. 313)。这种评价不失为一种反思，同时也说明了 1920~30 年代的中国唯美―颓

废派作家的尴尬境地，正是要同时拥抱两种现代性到来的心态造成了这种尴尬。但即便是一种暧昧的现

代性，学界也应该客观地评价邵洵美将唯美–颓废主义这种现代美学观念引入中国文学的努力和尝试。

如同欧洲的唯美–颓废主义随着王尔德之死而消亡一样，邵洵美最后也抛弃了“颓加荡”，投身到救亡

图存的时代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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